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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從二十一世紀已走上希望之途，主體性的國家意識已逐漸凝聚，施立委的落選，正顯示這股意識的不可抗拒。台灣人民已經結束了外來統治，為民主人權，確實要學習寬恕包容，但絕不能給予投機者再度傷害台灣的機會。

台灣數百年來外來統治的政權，不斷更迭，所有內部被統治人民的反抗，無一不是下場悽慘。而被馴服的人民，或與之合作，甘為鷹犬，小則足以圖安康長命，大則足以榮華顯貴。

台灣人既沒有自己的國家，也沒有自己的文化精神，更沒有一個足以讓台灣住人效忠的主體對象，可以產生一股內化的倫理價值。反抗強權而犧牲的人，沒有人羨慕，甚至還要隱藏事蹟；而出賣同胞的，可以富貴百年，至今猶為世家。因此，歷史的現象：隨時要歸順統治者，就是台灣人的本性。

清治時代不必說，日本領台，在北部逗陣抗日的林李成、陳秋菊，林兵敗而亡，陳投降而致富。戰後白色恐怖被殺者，不知幾何。而辜振甫下獄，但求生有道，家族終又飛黃騰達。即使富革命精神的台共蔡孝乾、台獨廖文毅，在求活命的前提下，還是屈志折節、苟延殘生。我們下來看施明德等人的轉變，是合乎台灣歷史的現象。

台灣人都沒有資格要求任何台灣人為台灣犧牲，但我們一點也不能懷疑美麗島受犯人有準備赴死的決心，特別是處刑最重的施明德。在他在絕食的時刻，以「奉獻者」來寫絕命書，他很在乎他的歷史定位。當國內外齊心關注下，當局還強制灌食，他早了然國民黨怕他死。他不僅燃起了生命的希望，也看到了綺麗的遠景，過去他為台灣人民的奉獻，將來為台灣民主領航，皆舍我其誰？九○年李登輝大赦，他已經頭戴光環走出去，二十五年監牢的政治犯，再加上出獄時的第一句話：「寬恕」，他已經站在台灣道德的制高點，所有的台灣菁英、台獨者，無不是侏儒。果然有許多大學教授簇擁而至，他絕非被擺佈的奇貨，而早就是招賢納才、經營四方的英主。

因此，他自恃崇高的道德形象，比許信良有更大的政治勇氣。他未經黨內共識，先放出他寬恕哲學的煙幕，倉卒的舉全黨之力，與新黨大和解，欲圖跨越李登輝的國民黨、聯合新黨與國民黨的反李派，來夾擊「黑金的李登輝」，以奪取皇冠。這種違逆台灣人民思維常模與利益的謀略，正是他認為足以領導台灣走出對立困境的康莊大道。

被國民黨蔣王朝迫害最久的他，足以代表台灣人向蔣王孫遺老說寬恕包容，以取得他們的信任與支持，或能一躍真的為「台灣的曼德拉」。我們可以從他在近三屆立委選舉的佈局，都是依這個戰略的主軸發展。他反李批扁親宋，成為「以台制台」的最佳利器，早就贏得親中媒體的喝采：他打阿輝仔的「黑金」，表示他的清廉；他批彭教授不忘「仇恨」，表示他的寬恕；他批阿扁「傲慢」，表示他的謙卑……儼然是台灣的完人。事實上，從「大和解」起，已漸眾棄親離，其後「北港香爐」以至於不斷的打李批扁的言行，更是民情激憤、巷議沸騰。

施畢竟有堅忍過人的工夫，不像許的躁進，出盡響應中國的底牌。他很巧妙的以「台灣已經獨立」來反對台灣獨立及主體性的價值，這是中國統派信任的基礎。他的高明處，是不附和「一中」、「兩制」，甚至不談「統一」，但絕不批評統派與中國，這正符合北京最大的期待。或異日有台灣特首的安排，可能施的條件就是他們最喜歡的類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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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先生內心底蘊，深愛台灣，只因為不能回收他的奉獻而出走了，迷途知返，無損尊嚴；若是一意孤行，只有日暮途窮。何不及早攜一紅粉知己，回到故鄉，在愛河咖啡座上，細說當年，台灣人民會永遠感念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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